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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雕刻在生命的每分每秒，她们每个
姐妹奢望的不过是在这分分秒秒里都有一
个人和自己一起见证。岁月伴随四季轮回
不停地流逝，我们能够挽留的，只有光阴的
只言片语。

赵梦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喻
户晓、响当当的名字。中共党员，原国营西北
第一棉纺织厂细纱值车工，1956年和 1959年
全国劳动模范，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
旗帜。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因病去世，年
仅28岁。同年，4月27日，她所在的四组被陕
西省人民委员会命名为“赵梦桃小组”。

去年，《陕西工人报》记者与咸阳市总工
会一起深入西北一棉实业有限公司专题调
研，不经意间获悉，当年赵梦桃小组 24名成
员，如今尚健在的仅有 7位，我们内心一不由
揪、情难舍，感叹岁月不饶人。或许职业敏
感，萌发了打算过段时日再到西北一棉，拜访
这几位与梦桃一起工作学习生活过的老职
工、老姐妹，好好坐一坐、叙一叙旧，倾听她们
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念头。毕竟她们曾与赵梦
桃在同一个宿舍住过、同一个小组工作，且年
龄最小的 78岁，最大的 84岁。朝花夕拾，旧
事重提，权作一次“抢救”式的访谈。

去年 12月 27日，古都咸阳下了今冬首场
雪，漫天飘舞、银装素裹，给人们带来美好的
遐思和愉悦。在西北一棉工会的全力配合
下，采访十分顺利，下午 2点 30分，在社区党
员会议室，大家准时赴约，她们是当年曾与赵
梦桃同在细纱乙班四组（后被命名赵梦桃小
组）且并肩工作过的李桂英、郭淑贞、梁福云、
陈淑花、李玉兰、郭小兰，除吴桂贤女士因家
在外省，大家都参加了。大家彼此握手、亲如
一家，寒暄坐定、直奔命题。

我们抛出首话题：“敬请各位畅谈你与赵
梦桃交集，至今刻骨铭心的回忆片断？”逐一
交流，畅所欲言。

吴桂贤（81岁，1951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党小组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
8月30日调离陕西）。吴桂贤虽然没在，好在
事先姐妹们拿给我们一册2018年3月由咸阳
市新兴纺织工业园管委会编辑出版的《梦桃
精神 代代相传》书籍，该书收录吴桂贤女士
早年撰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她的心声。文
中提及：“我是1951年和赵梦桃一块进入西北
国棉一厂的。1959年 12月，组织把我调到梦
桃同志那个组担任党小组长。我俩在一起共
同工作了 3年，在这期间，处处都得到她的关
怀和帮助。特别是梦桃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无
限忠诚的党性，忘我劳动的主人翁态度，助人

为乐、不让一个姐妹掉队的共产主义风格和
好学向上、永不满足的革命精神，使我永远忘
记不了。”

李桂英（82岁，1953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摇车工，历任细纱车间党总支书记、厂
安技科科长、修建办党支部书记，1991年5月
退休）：“当年，我见了梦桃，习惯叫‘姐’，她毕
竟比我大两岁，奇怪的是，小组不论年龄稍
大，还是小点也习惯称‘姐’，这是她的人格魅
力啊！1962年，几月几日忘了，我在厂医院住
院，她捂着肚子来病房看我，不用问，她也生
病了。后来，我明白了，但凡小组姐妹无论谁
生病住院，她都会一人不落前来探望，大家背
后常夸：‘梦桃姐，最关心体贴人啦！’”

郭淑贞（82岁，1953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落纱工，1988年3月退休）：“梦桃姐对
待工作太认真了。一次，我上班途中，迎面碰
见她从外地开会回来，脸色蜡黄、手捂肚子，
打个招呼我就急忙奔向车间，谁知不一会儿，
她戴着白帽、围腰也钻进了车间弄档，显然，
回宿舍没休息就一头扎进了岗位。梦桃姐就
是我们小组的扛旗人。一天，她看我操作之
中无精打采，下班找我谈心。我向她吐露真
心话：‘太累了，能不能让我少看些纱锭？’‘那
可不中！现在市场上棉布限购，供不应求；再
说，咱小组又担负着军品任务，不吃苦受累咋
能行哩！’一番话，说得我脸红害羞。实不相
瞒，1961年，我谈了一个外地男朋友，一年难
得谋面，总是相互通信，结婚一事，谁都不愿
点破。那段时间，我心神不宁、七上八下，梦

桃姐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爽快地劝我，结婚乃
人生之大事，光纸上谈兵不行，一定要面谈。
若有见面的机会，我帮你把把关，咱把话点
破。在她的关心下，1962年 10月，我终于完
婚。关心体贴旁人，胜过关心自己，她，就是
这样的人。”

梁福云（82岁，1953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落纱工，1980年12月退休）：“当年，我
和她在一个女工宿舍，每天班前楼内配有专
人手摇铃铛催人起床，梦桃总是最先起床并
唤醒舍友。我对梦桃印象最深的是，困难留
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据我所知，她先后11
次和别人换过车。那会儿，我就埋怨过她，人
家都想到好车上去，你倒好，专往那难开的车
上跑！她总是笑言：‘车子是死的，人可是活
的，对不？’1963年元月的一天，我生老三的时
候，梦桃在吴桂贤的陪伴下，手捂着肚子，一
同来西安西大街家里看我。事后才知，身患
重病的梦桃并未先去住院，而是拖着病体先
来看我，令我感动不已！没几天，我和爱人怀
抱孩子也到病房看她，只见她躺在病床上，一
见我，硬是撑着坐起，还非要双手抱一下我刚
出世不久的孩子，正高兴时，巧不巧，孩子尿
湿了她的衣被，我急忙接过孩子，一脸愁容，
再看梦桃笑个不停说：‘这下好了，孩儿一泡
尿能冲走我的病痛啊！’”

陈淑花（82岁，1951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值车工，1980年10月退休）：“梦桃平时
善学肯钻，也爱琢磨小改小革。1956年 5月，
她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

在北京国棉二厂看了无锡徐风妹表演
的双手绞皮辊花圈动作，想学习、没工
具，于是就在会场门口买了两串糖葫
芦，用糖葫芦杆苦练绞皮辊花圈动作，
在返回的火车上也在练习。回厂第二
天，她就将双手绞皮辊花圈的先进技
术教给大家。那会儿，我在车间后排
值车，她在前排值车，只要她去厕所，
必经我这里，时间长了，我发现她有个
习惯动作，大家上厕所都是目不斜视、一路前
往，她总是两眼冲着一排排弄档慢走细瞅，若
是发现谁值车手脚麻利，断头少、看得好，有
时还会四周转一圈，其目的取长补短。（陈淑
花说到此，径直从座位站立起来，给我们演示
起赵梦桃的表情动作，举手投足，一招一式，
那么生动逼真、活灵活现。）细纱女工也有个
习惯动作，在操作上下毛辊清洁工作中，时常
用花毛自然生成一个棉团攥在手心，随心所
欲来抹手，梦桃觉得用棉团抹手太浪费了，于
是，她就找来废布条、布块作为替代品分发给
大家，既不耽误工作，又节省原棉，两全齐美，
何乐不为。很快她的这一做法，得到领导肯
定并在全车间推广。”

李玉兰（78岁，1956年进厂，细纱车间乙
班四组落纱工，1988年6月退休）：“我是咱在
座的几位老姐妹中年龄最小的。1959年秋季，
按车间内部管理，乙班五组部分成员合并到四
组，共有6人分到梦桃姐所在的组，起初真不习
惯，班中饭点，经常是四组的人围一圈，五组的
人围一圈，不太合群、有点生分。那时，我最小
也挺活泼，在外人眼里，也许心直口快或古灵
精怪。一天，梦桃姐把我叫住开导我：‘玉兰，
你要学会与咱小组姐妹融为一体、打成一片
啊！’听姐妹们私下议论，梦桃姐几乎给小组每
个人都促膝谈心，‘要拧成一股绳呀！’很快我
们两组姐妹就围坐一起，谈笑风
生、其乐融融。难怪梦桃姐有句
口头禅：‘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
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郭小兰（84岁，1951年进厂，
细纱车间乙班四组看车工，1981
年4月退休）：“我和梦桃同龄，也
是同天从宝鸡蔡家坡一道坐绿皮
火车进厂的。在我眼里，梦桃性
格内向，不爱多说话，不嘻嘻哈
哈，上班来得最早、下班走得最
晚，我想俺小组姐妹都是有目共
睹的。梦桃一家早年是从河南洛
阳逃荒来陕的，是穷孩子、苦孩
子，在我的记忆里，忙里偷闲，她
总是情不自禁哼唱豫剧，家乡戏
嘛！（梁福云插话道，梦桃还爱唱
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说着竟
哼唱起来……）记得那时，我刚处

了一个从东北回来的对象，觉得是包办婚姻，
惧怕见面，一天到晚闷闷不乐。梦桃知道后，
就先与我的对象见面细谈，之后，她告诉我，
人家是航空技校毕业的，有文化、有技术，人
不错。事后，我俩一接触还真成了。1956年
生老大的时候，我见梦桃一有空闲就织毛衣，
并未在意。一天，她竟拿着织好的毛衣来到
我家，开口就说：‘是给孩子的。’我接过一看
居然是纯羊毛线，这线很贵的。当年，我可真
用不起羊毛线织毛衣呀！如今想起，那一针
一线总是情啊！”（此时的郭小兰有点哽咽。）

“转瞬，赵梦桃去世快 56年了，您们老姐
妹若有话，不妨也对赵梦桃说句心里话！”我
们又抛出一问。

李桂英说：“让‘赵梦桃小组’这面鲜艳的
旗帜风吹不倒、雨打不褪色！”；郭淑贞、梁福
云两位说：“梦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陈淑
花说：“弘扬梦桃精神！”；李玉兰说：“梦桃姐，
你放心，我们会将您的精神代代相传！”；郭小
兰动情地说：“梦桃姐！我们想您……”

不知不觉，访谈历时 3个多钟头。可谓
收获满满，感动满满。在行将离别之际，
蓦然回首，几位老姐妹鬓发花白、彼此搀
扶，身体硬朗、无人拄拐，凝视她们蹒跚
而去的背影，由衷地祝福她们家庭幸福、
健康长寿！ □张翟西滨

◆视点

◆特别关注

◆周末评论

活在我们心中的活在我们心中的““梦桃姐梦桃姐””
——著名全国劳模赵梦桃生前老姐妹们的回忆

自“权健事件”联合调
查组进驻以来，经过调查
取证，查处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据联合调查组
介绍，经前期工作发现，权
健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涉嫌
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
犯罪，公安机关已于2019
年 1 月 1 日依法对其涉嫌
犯罪行为立案侦查。

权健公司在经营活动
中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
假广告犯罪，并已被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这无疑
是自去年底“权健事件”被
引爆以来迎来的一个转折
性进展。因为这不仅意味
着权健公司此前被舆论强
烈质疑的虚假宣传、传销
等问题并非无风起浪，而
是已得到警方的初步查
实，更预示着权健公司存
在的虚假宣传、传销等问
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民
事侵权、行政违法问题，而
很可能进一步涉嫌更严重
的刑事犯罪。随着相关刑
事立案侦查、追诉的不断
深入，权健公司所涉嫌的
种种违法问题应当能够得
到全面彻底清算，权健公
司不仅将面临民事赔偿、
行政处罚，还可能面临严
厉的刑事制裁。

依据我国《刑法》及《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
诉标准的规定（二）》，利用虚
假广告，达到“违法所得数额
在十万元以上”等标准，即已
构成虚假广告罪，应予立案追
诉。同时，涉嫌组织、领导的
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
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也已构
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
当对组织者、领导者立案追
诉。从此前媒体报道的情况
看，人称“百亿保健帝国”的权
健公司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
上述刑事立案标准。

如丁香医生的文章《百亿
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
中国家庭》披露，权健公司的
销售方式实乃一种典型的传

销模式，“消费 7500 元或
更多，你就可以成为权健
不同级别的经销商。成为
经销商后，你发展的新成
员越多，拿到的奖金也越
多”“权健的经销商有几十
个不同的体系，各团队拥
有数万到数十万人不等的
规模”。

而针对虚假广告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罪
名，《刑法》 231 条进一
步规定，“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
定处罚。”这意味着，尽
管目前警方相关刑事立案
侦查对象只是权健公司，
但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相
关直接责任人员很可能难
逃刑罚的制裁。

根据相关法律，权健
公司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
是否仅仅是“虚假广告
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两个罪名，应该说仍有
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
的空间。比如，权健公司及
其相关负责人的种种开药
诊断行为是否涉嫌非法行
医罪？又如，我国《药品管
理法》规定，以非药品冒充
药品的为假药，权健公司将

保健品包装冒充为药品，甚至是
“包治百病”“神药”的行为，是否
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

全面彻底地清算权健公
司所涉及的各种违法问题，以
重典整治权健事件，不仅有利
于充分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彰
显对人民的健康高度负责的
精神，而且从市场经济秩序角
度看，也是彻底改变长期以来
一直乱象纷呈的保健品市场
的必然要求。诚如有专家所
说 ，“ 天 下 苦 保 健 品 乱 象 久
矣。希望权健事件能成为保
健品乱象治理的一个契机。”

□若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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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改变两岸人生

1954年8月23日，西北国棉一厂细纱乙班五组第二
季度劳动竞赛优胜小组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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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赵梦桃（下方左二）和吴桂贤（右一）、梁
福云（右二）等小组姐妹在相互交流操作技术。

2019年1月2日，李桂英、郭淑贞、梁福云、陈淑花、李玉兰、郭小兰（从左至右）
在厂区绿树环抱的赵梦桃塑像前合影。

1958年，她在厦门向金门“蒋军”广
播喊话，差点被炮弹击中；他的爸爸被
从台湾本岛拉去金门当兵，整个家族哭
着提前“送终”。

转机出现在 40年前的今日。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
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
一的大政方针。她和他的人生，以及无
数人的人生随之改变。

40年后，她和他，原“福建前线广播
电台”广播员陈菲菲和台胞陈清隆，在
厦门相见。两人在普通话和闽南话的

“无缝对接”中，聊起一封“家书”带来的
两岸变迁……

在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广播员
陈菲菲厦门的家中，陈菲菲与台胞陈清
隆在观看老照片。

炮火人生

“有一次半夜我正在播音，突然一
发炮弹打过来，落在窗户下面，还好有2
公分的钢板挡着。”耄耋之年的陈菲菲
说，当时窗户被打了好多个洞，浓烟立
即漫了进来。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军退据台
澎金马，海峡两岸形成隔海对峙局面，
厦门、金门成为最前线。

1953年，5个大喇叭有线广播站在
厦门何厝、白石等靠近金门列岛的海岸
突出部设立。很快，台湾方面也在马
山、大担等地设立5个对大陆广播站，隔
空唱起“对台戏”。

出生于泉州晋江的陈菲菲，原是解
放军文工团团员，能说一口比较标准的
闽南话、普通话。1955年她被组织安排
到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成为一名广
播员。“原来文工团演出听到的都是鼓

掌声，当广播员后听到的都是炮声。”陈
菲菲说。

当时陈菲菲和同事们每晚七点开
始播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在前线播
音，一个播音组只有一个女广播员，上厕
所要从山顶跑到山下。更危险的是，广
播站常遭炮火攻击。有一次地面广播线
路被炸成十多段，全组同事抓紧抢修，刚
回碉堡，一发炮弹就在抢修处炸开。

在陈菲菲“对敌”广播时，陈清隆的
父亲正在厦门对面的金门“对敌”作战。

“1958年爸爸被拉去金门当兵，整
个家族都哭了，大家觉得这等于是送终
了。”陈清隆从奶奶的讲述中，感受到战
争愁云。

陈清隆的父亲和战友们住在潮湿
的战壕里，白天黑夜几乎没区别。物质
匮乏的年代，如果补给没跟上，要饿上
好几天。陈清隆从父亲口述中得知，当
时很多国民党官兵饱受思乡之苦，尤其
是想到要打的“敌人”是骨肉手足，不少
老兵在巨大心理压力下自杀。

在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广播员
陈菲菲厦门的家中，陈菲菲老人向到访
的台胞陈清隆诉说当年厦门向金门广
播的历史。

温情告白

在陈菲菲家里，一张老照片令陈清
隆连呼“珍贵”。照片上，陈菲菲右手拿

着刊有《告台湾同胞书》的报纸，左手调
试着话筒，面带微笑。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
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从此，两岸关系
开始走向缓和，厦、金之间几十年的炮
战也停止了。

陈菲菲回忆，1979年以后，上级规
定，播音开头语要加上“亲爱的”，广播
内容也随着两岸交流“融冰”悄悄改
变。上世纪80年代，一架台湾飞机坠海
被泉州百姓发现，陈菲菲和同事们通过
广播向金门通报情况。到了约定时间，
金门真的派人来了。“当时正好是端午
节，金门派人给我们送来高粱酒和粽
子，我们回赠了茅台酒和茶叶。两边的

人都会讲闽南话和普通话，交接很顺
利。”陈菲菲说。

当陈菲菲对金门温情“喊话”时，陈
清隆于 1986年被派到金门当兵。虽然
他和战友每天操演，但氛围已和父辈所
经历的炮火纷飞完全不同。

那时，陈清隆听到对岸厦门的广播，
播音内容就像聊天，介绍大陆各方面情
况，邀请同胞回大陆看看。更为常见的
是从大陆飘过来的传单。直到现在，他
还对诸如“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大陆，
一半在台湾”的传单内容记忆犹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有了越来
越多的“互通有无”，邓丽君的歌是陈菲
菲和陈清隆今日得见时热烈交流的内容
之一。“那时金门很喜欢播放邓丽君的歌
曲。”“邓丽君的歌很甜，我们
大陆很多人也都喜欢听。”

1991年4月，大陆方面
率先停止对金门广播。没
过多久，金门方面也跟着停
播了。

新的一页

“我后来去过金门。”
“我也从台湾来到厦门。”

时光荏苒，陈菲菲和陈
清隆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将32年青春年华献给
对台广播后，陈菲菲于1987

年光荣退休。两年后，陈清隆带着对大
陆的好奇，到访重庆。看到小时候地理
课本上提到的长江在眼前奔腾，他心情
澎湃，无法言说。

2003年，曾在外企工作、到过全球
23个国家和地区的陈清隆决定定居厦
门。他说，人有时候就像南飞的大雁，
生命中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呼唤着自己
回家；厦门，就是他的家。

2004年，陈菲菲成为大陆首批到金
门旅游的大陆游客之一。让她遗憾的

是，当时因为修路，未能到金门马山广
播站看看。后来，她再访金门，留下了
与金门“大广播”合影的照片。

如今，陈清隆在厦门环岛路旁的曾厝
垵经营一家马克客栈。儿子高中毕业后
也来到厦门。在客栈里，陈清隆特地建立
了文化交流服务中心，将自己在大陆16年
的生活、工作经历分享给其他台胞。

84岁的陈菲菲和 54岁的陈清隆现
在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曾是两岸对峙
前沿的厦门，如今有12万多台胞在此安
居乐业。

40年前一封“家书”，改变了历史。
今天，两岸同胞正在新时代背景下，书
写“两岸一家亲”的崭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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